
2022年2月15日中国张家口，中国队的银牌得主谷爱凌在冬季奥运会的女子斜坡滑雪决赛中披上中国国旗庆祝。摄：Lu Lin/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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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冬奥会 余湜 评论

2月8日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完赛 这项运动此前在中国毫无知名度 但这 切都因金牌得

全球猎身的自由与责罚：中国归化运动员的认同政治学

评价标尺在成绩与国籍身份之间任性游走，这本身已是一种混乱的认同体系。

2022北京冬奧会 评论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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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完赛。这项运动此前在中国毫无知名度，但这一切都因金牌得

主而改变：领奖台上的谷爱凌面容精致靓丽，有明显的混血特征，她身穿绣有金龙的战袍，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只有一个小细节：镜头特写，谷爱凌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中微笑，她显然并不会唱国歌。

在整体气氛较平静的本届冬奥会中，谷爱凌可谓是最热的话题人物，她在美国训练，选择效力中国，这吸

引了中西方媒体的注意，也让一个词“归化运动员”成为热点。人们发现，在本届冬奥会上，越来越多明显

陌生的面孔身披中国国家队的战袍。以中国冰球队为例，男队25人有19人来自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等

国，女队也有13名归化运动员。

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选择为中国而战？他们如何处理原属国与归化国的身份

摩擦？他们的加入对中国体育意味著什么？

尽管有难民代表团、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等新现象，但奥运会仍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参赛单位，代表队

队员须拥有本国国籍身份，也要以国家之名争取荣誉，在国家的旗帜下高唱国歌。也正因此，这些“异乡异

客”的精英运动员才更引发关注：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选择为中国而战？他们如何处理原属国与归化国的身

份摩擦？他们的加入对中国体育意味著什么，会改变饱受诟病的国家专业训练体制（“举国体制”）吗？



2022年2月7日中国北京，中国队的朱易在冬季奥运会第三天的女子单人滑自由滑团体赛。摄：Matthew Stockman/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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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猎身：自由流动，抑或奥运任务？ 


无视现有状况，全项目参赛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最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

109个小项中的104个，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而要完成第二个目标，则

至少需要获得7枚金牌，在奖牌榜上挤进前六名。中国冰雪运动存在许多弱

项和零项，归化运动员很大程度上就要填补这一需求。

归化（naturalization）指的是在出生国之外主动获得另一国家的国籍身份，入籍国往往会给入籍者设定

门槛，包括直系亲属血缘、在本国居住时长、是否为本国做出贡献等。近年来，高水平运动员在全球市场

上自由流动成为一种趋势，有研究者将其视为服务于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人力资源外包形式，这从

欧洲顶级足球联赛上越发多的外籍军团中可见一斑。

然而，归化运动员却是这种全球人才流动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它不仅意味著运动员签下一份劳动合同，更

与其公民身份紧密相关。一定程度上，入籍者将割裂自己原有的国族与文化脐带，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

涯。在现有的国际体育法中，归化运动员不仅可以参与职业比赛，还能代表本国参与国际间的高水平竞

技，不失为快速提高国际成绩的捷径。

正因此，尽管归化运动员受到严格限制（如奥组委规定必须在入籍三年后才能代表新的国家参加奥运会，

国际足联也对归化球员的年龄、参与比赛级别、居住时长等有细致规定），但这仍是财力雄厚的国家的上

上之选。以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为例，24支参赛队伍有17支拥有归化球员，夺冠的卡塔尔队更是购买归

化球员的大手笔。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归化也并不罕见：2018平昌冬奥会，东道主韩国男子冰球队靠归化

球员提升成绩；中国短道速滑队技术教练安贤洙曾是俄罗斯的归化运动员；匈牙利运动员刘氏兄弟原籍中

国……也正是在本届冬奥会上，中国归化运动员第一次引发了国际注意。

在中国，尽管自90年代以来就持续有强项目运动员出走海外，接收归化运动员却是非常晚近的新现象，这

与中国严格的入籍政策相关。中国的国籍法规定，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后，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归化运

动员无法再保留双国籍，这使得许多顶级运动员陷入犹豫。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运作下，最早一批归化

运动员出现在2019年，包括九名男子足球归化运动员、出现在冬奥会上的谷爱凌、朱易和参加2021东京

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郑妮娜力。

归化运动员选择入籍国 自然是因为该国该项目实力较弱 自己才能获得在原属国得不到的报酬 训练资



归化运动员选择入籍国，自然是因为该国该项目实力较弱，自己才能获得在原属国得不到的报酬、训练资

源和比赛机会。中国向外输出的运动员多从事乒乓球、艺术体操、女子排球等“内卷”严重的项目，曾经为

卢森堡赢得世乒赛铜牌的倪夏莲在采访中感慨，国家队的竞争太激烈了，明明都有拿冠军的实力，队内排

名低的人连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没有。运动员向外流动是摆脱竞争困境的方法，也能促进国家之间该项目的

均衡发展。而从2019年的归化名单上看，引入归化运动员的项目几乎都是中国在国际赛事上的弱项，也是

新的奖牌增长点。归化运动员将在国内竞争者较少、管理部门重视度高的情况下，获得超过本土选手的环

境。

职业化程度高且改革愿望迫切的男子足球成为引入归化运动员的试验田。早在2015年，前国家队主教练里

皮就大力倡导归化球员，官员们在犹豫和考察后，率先在商业性联赛中试水，广州恒大、北京国安、山东

鲁能等财力雄厚的强队开始签下归化球员，目前已有侯永永、艾克森、费南多、高拉特、阿兰、蒋光太、

洛国富等人。2019年3月，中国足协还发布了《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了“俱乐部应

对入籍球员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制定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可谓用心良苦。

如果说，归化足球运动员还仅仅是商业联赛的利益驱动，那么大量引入冰雪

运动员，则是北京冬奥会奖牌任务下的紧急措施。

然而，在俱乐部表现抢眼的归化球员，在国际比赛中却似乎并没有明显提振中国足球。前不久的世界杯预

选赛，在场均三名归化球员的情况下，中国队依旧只赢一场，完成冬奥年的开年第一输。原籍巴西的归化

球员洛国富还在与日本比赛之前在社交网站上炮轰足协，称“你们一点都不尊重我们”。尽管手握千万年

薪，但归化球员非但没成为拯救中国足球的海外灵丹，反而摩擦不断，这使得不少球迷和媒体指责他们是

只爱钱、不爱国的雇佣兵。

如果说，归化足球运动员还仅仅是商业联赛的利益驱动，那么大量引入冰雪运动员，则是北京冬奥会奖牌

任务下的紧急措施。自2015年获得冬奥会举办权后，中国的体育最高管理机构——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两

大目标：全项目参赛；获得冬奥会金牌数和国家排名的最好成绩。局长苟仲文对此态度坚决：“全项目参赛

就是办赛要精彩、要出彩的一个关键的环节。美国两次做冬奥会东道主都是全项目参赛，我们同样能够做

到。”无视现有状况，全项目参赛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最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09个小项中的104个，

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而要完成第二个目标，则至少需要获得7枚金牌，在奖牌榜上挤进前六名。中国冰雪运动存在许多弱项和零

项，归化运动员很大程度上就要填补这一需求。引入归化球员之前的中国男子冰球，实力从未入围奥运比

赛；谷爱凌弥补了中国自由式滑雪的大短板，朱易所在的花滑虽是中国传统强项，近年来女子单人赛却成

绩堪忧。几乎每一个归化运动员都有重任在身，他们被寄予厚望，要让国旗在赛场上升起。



目前，冬奥会赛程已过半，归化运动员表现颇能令人满意，但在冬奥会后，体育总局是否会尝到甜头，进

一步地大规模引入归化运动员，尚有待观察。

2022年2月15日中国北京，中国队的朱易于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短节目中。摄：Cui Na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菜是原罪”：归化运动员的资格大考 


奥威尔就曾在一篇名为《体育精神》短文里精辟指出国际间运动会的本质：

“国际比赛中，体育简直就是模拟战争。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参赛选手的行

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背后的国家。”

归化顶级运动员，往往意味著重大国际赛事中奖牌易主，这也使得他们身上的火药味极为浓厚。早在1945

年，奥威尔就曾在一篇名为《体育精神》短文里精辟指出国际间运动会的本质：“国际比赛中，体育简直就

是模拟战争。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参赛选手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背后的国家：面对荒唐的

比赛 个 家 法自制地沈浸在 情绪中 并 煞有其事地坚信 少 时间内 跑个步 跳



比赛，各个国家无法自制地沈浸在狂暴的情绪中，并且煞有其事地坚信——至少短时间内——跑个步、跳

一跳、踢踢球都是在检验本国的品德。”胜负输赢同运动员个人相关，更同运动员所背负的国族身份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归化运动员所承载的厚重期望亦成为一种苛刻的审视。

紧张的中美关系让谷爱凌、朱易两位弃美投中的运动员深陷舆论焦点。对获得金牌的谷爱凌来说，压力来

自记者会上对中美国籍的提问；而对表现不佳的朱易来说，中国网民铺天盖地的质疑更凸显了民族身份的

残酷。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易在2月6号、7号的比赛中接连出现重大失误，直接泪洒赛场，网民却并不买

账，纷纷嘲讽“摆烂到奥运赛场了”“内定”“让你爸爸替你黑进系统去啊”“抢了别人梦想还有脸哭”。2019年

人们有多期待这位“花滑天才少女”入籍成功，现在就有多痛恨她的跳空和摔倒。赛前她曾坦言，网络评论

给自己压力很大，赛后她清空了自己的微博账号。

作为某种官方声音，胡锡进号召网民们友善发言，“我们大家应比福克斯开放豁达，也要比他们更文明”，

朱易有归化身份，网民更应做出欢迎姿态。然而，与官方的友善姿态正相反，归化身份才是朱易遭到网民

苛待的直接原因。网民往往会引用一句来自电子游戏竞技的口号“菜是原罪”来为自己的泄愤言论辩解，即

在竞技体育中，“菜”（成绩不好）没有任何辩解余地，不应以任何同理心去原谅。对归化运动员来说，网

民期待她有远超出本土运动员的表现，一是对得起引进成本，二是非此不足以证明她有资格代表“我们”。

Storey和Holmes曾研究过爱尔兰归化球员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发现，“对本国做出贡献”和“真诚的文化

认同”成为国民接受归化运动员的关键指标，民族或种族反而并不那么重要。与本土运动员不同，归化运动

员的身份资格要靠自己来挣得，不是所有归化球员都有资格穿上爱尔兰队的绿衫，也不是所有人能为五星

红旗歌唱。朱易力压本土选手获得参赛资格，就应当比她更好地完成比赛，否则便必定有黑幕。

网民、运动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网民和运动员都是分有同一种国

家身份的个体；作为精英代表，运动员的成绩代表著国家实力，运动员形象

塑造了国家形象；网民只能分享而无权创造国家身份。失败的运动员打断了

网民对国家的慕强认同投射，于是他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比起讲求和谐的官方态度，网民的情绪更极端，也更赤裸表露为强权崇拜，对强者的喜爱、追随和崇拜反

过来成为对弱者的憎恨、厌弃和嘲笑，而这个弱者仅仅是没有在顶尖水平的竞赛中成绩欠佳。在此，网

民、运动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网民和运动员都是分有同一种国家身份的个体；作为精英代表，

运动员的成绩代表著国家实力，运动员形象塑造了国家形象；网民只能分享而无权创造国家身份。失败的

运动员打断了网民对国家的慕强认同投射，于是他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运动员的失败让她代表的国家蒙羞，于是，归化行为也被网民反推为动机可疑的谋利。在朱易失败后，无

数阴谋论产生：朱易靠拼爹 著名科学家朱松纯 才不公正地获得了参赛资格；父女回国只为捞钱；



数阴谋论产生：朱易靠拼爹——著名科学家朱松纯——才不公正地获得了参赛资格；父女回国只为捞钱；

甚至有人认为，朱易参加奥运会是为了申请常春藤大学攒简历。实际上，按照知情者科学家饶毅的说法，

朱松纯是在朱易归化后才被清北二所高校注意到的，体育总局接触朱易时，她的父亲尚无归国计划。但，

比起一个失利痛哭的爱国者，一个居心不纯、骗取荣誉的反派叙事更容易为人接受，它过滤了归化身份的

不纯性，让国旗上蒙受的羞辱找到了外部原因。

慕强心理同国民对举国体育的认知有关。 


慕强心理同国民对举国体育的认知有关。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同国家具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他们从小在

官方举办的体育学校中训练，经历严格的“一条龙”选拔制度，优秀者得以进入国家队，享受最集中的资源

倾斜。国家系统完全为运动员的训练资金、教练配置、营养和康复负责，同时运动员也必须食君之禄，忠

君之事，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在这种身份关系下，赢者举世加之，输者举世毁之。被官媒封为“体操王

子”的李宁曾因1988年汉城奥运会发挥失误，收到舆论铺天盖地指责，由“王子”变为“亡子”，更收到刀

片、绳子等死亡威胁。更不要提刘翔在18年北京奥运会退赛之后遭到的恶评，让他从此远离公共视线。从

举世加之到举世毁之，运动员是汇聚公众期待的对象，唯独不是他自己。

完美人设：运动明星的形象必修课 


顶级运动员是明星的一种，在奖牌外，公众还期待著运动员的个人形象能满足大众期许。正如明星研究

（star study）所指出的，明星的形象是社会心理的理想化集成，他们既是活生生的个体，也是一种虚构

的形象，是媒介营造的神话。归化运动员除了获得奖牌外，还需要在文化上表现出认同，成为有魅力的明

星。

在国籍所代表的国家认同外，文化认同成为官方之外的普通民众的考验标准，尤其是语言能力，成为考验

归化运动员文化认同感的关键指标。谷爱凌一口流利而带有北京口音的汉语让她极易获得大陆网民的好

感，而朱易并不流利的汉语，成为她遭到网络谣言的关键点：比赛失败后，新浪微博上立即流传她拒绝央

视采访、只愿接受西方媒体英文采访的消息。尽管很快就被央视亲自辟谣，采访录像也被放出，其个人形

象也大打折扣。

朱易并没有著力营造自己在运动员之外的形象。除了家庭背景外，人们能从

她身上知道的甚少。而谷爱凌的策略则更加去政治化，早在官方媒体将其定

义为国家运动员之前，她就靠社交媒体形成了一套更个性化的人设形象，借

此回避了一切直接的政治表态。



或许是性格内敛，或许是抵制商业化运营，朱易并没有著力营造自己在运动员之外的形象。除了家庭背景

外，人们能从她身上知道的甚少。这在举国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归化运动员的好奇

心。人们质疑，并非世界级冠军运动员的她如何能被体育总局征召归化；人们还质疑，反复申述自己热爱

祖国的她如果连汉语都说不流利，又如何能代表中国。所有这一切疑问，在朱易失误后化为对她的攻击。

而谷爱凌的策略则更加去政治化，早在官方媒体将其定义为国家运动员之前，她就靠社交媒体形成了一套

更个性化的人设形象，借此回避了一切直接的政治表态。谷爱凌很早就有意识地经营个人形象，她的团队

深谙社交媒体的喜好侧重，从2019年开始，ins上除了谷爱凌的赛事外，还有精美的个人自拍、时装、奢

侈品和名车；而面向国内的新浪微博则充满了做作业、猫咪、美食、家人、过生日等生活细节，评论区

里，她以幽默娴熟的中文同网友们唠嗑儿。

这些人设塑造都有了回响⋯⋯这种变现速度对于传统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似

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归化的身份却能让她游走在官方、商业和新媒体多重之

间，迅速积累身份资本。

新科奥运会冠军展现出一个亲民的完美形象：爱好中国美食，念念不忘奥运村的饺子，符合官方对归化者

的身份期待；频发训练状态，符合大众对运动员的期待；青春靓丽，倡导女性价值，符合新一代都市年轻

女性期待；家教良好，最崇拜的人是外婆和母亲，满足中年一代的家庭观；奥运冠军仍需担心作业和课

业，更同青年人迅速拉进距离……谷爱凌的媒体形象就像一颗每个切面都雕琢完美的水晶，能满足所有人

的期待，即使她从未直接宣誓效忠，也从未遭到反感。

这些人设塑造都有了回响，时至今日，你已很难不被谷爱凌的身影刷屏：除了赛事转播外，她的身影出现

在朋友圈、营销号爆款文章、移动应用开屏广告，甚至是中国银行借记卡上。她目前已有包括安踏、红

牛、凯迪拉克、雅诗兰黛在内的二十余项代言，代言收益高达两亿人民币，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中国最具商

业价值的运动员。这种变现速度对于传统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归化的身份却能让她

游走在官方、商业和新媒体多重之间，迅速积累身份资本。



2021年3月18日中国上海，滑雪运动员谷爱凌的广告。摄：Xing Yun/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更高、更快、更强”：从国家荣誉流向阶层专属 


谷爱凌之所以能有如此商业价值，更在于她是中国中产阶级想象限度内的完美偶像：高颜值独立女性，名

校学霸，体育天才，贯通中西，性格开朗成熟，举动大方，言谈精致，整个世界尽在掌握之中。营销号更

是想中产之所想，将她外公外婆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顶级投资人的家庭背景也尽数挖出，无数人感慨“三

代积累才能成就一个天才”，“培养下一个谷爱凌”成为阶层流动趋缓时代的一剂强心针，成为中国中产阶级

的新神话、新魔咒。

谷爱凌像是横空出世，其实这种“别人家的孩子”也早有脉络，她可被视为新一代的“哈佛女孩”。在2000年

前后，一本名为《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畅销书在中国大卖，家长几乎人手一本。一位母亲记录下自己如何

周密地将自己女儿从一个二线城市普通的单亲家庭后代培养成为被美国四所名校全奖录取的精英。时逢中

国赴美留学热潮，家庭教育也开始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关心的话题，“哈佛女孩”成为全国效仿的榜样。

刘亦婷与谷爱凌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相貌姣好的年轻女性，都有母亲的精心规划人生，性格独立勇敢，学

习能力强，热爱家庭，多才多艺，与谷爱凌跨界时尚圈相似，刘亦婷也从小在母亲的安排下不断出席社会

活动，还曾参演电视剧。谷爱凌成就更卓越，人生可能性更多，但也更像是同一逻辑下的升级版本刘亦

婷。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从哈佛毕业后的刘亦婷入籍美国，嫁了美国校友，目前是职业投资人，这同谷爱

凌母亲的人生选择颇为相似。

不应将谷爱凌视为一个无比独特的体育偶像，她是二十年来中国中产崛起、



并在全球人才范围内优化流动的结构性产物，她的卓越不仅仅是个人的成

功，更是民族和阶层财富累积的成功。在这种逻辑下，我们才能理解以谷爱

凌为代表的新一代对国籍问题的暧昧。

因此，不应将谷爱凌视为一个无比独特的体育偶像，她是二十年来中国中产崛起、并在全球人才范围内优

化流动的结构性产物，她的卓越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民族和阶层财富累积的成功。在谷爱凌、朱

易、男子冰球队员和三位美籍华裔花滑运动员身上，尽管文化归属各异，他们之间的共性却远大于差异：

父母是精英留学生第一代，倾整个中产家庭之财力心力培育后代，投资精细化的体育教育，让孩子成为藤

校精英中的精英，奥运赛场上的新星，再经营完美的个人形象，进入上流社会。

当底层网民还在为归化运动员万邦来朝而欢欣鼓舞，在观赏奥运比赛中宣泄慕强逻辑时，中产早已发现“寄

生上流”的新指向标，这条向上之阶艰难狭窄但却充满诱惑力。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才能理解以谷爱凌为代表的新一代对国籍问题的暧昧。朱易和谷爱凌都没出现在放弃

美国国籍的公示名单中，这成为西方媒体追问的重点，谷爱凌则坚决不做选择：”我是完全的美国人，外形

和说话的方式都是美国人。没有人可以否认我是美国人。当我去中国时，没有人能否认我是中国人，因为

我的语言和文化都很流利，而且完全认同这种身份。”

这个回答在坦率中透露出某种残酷：对于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地缘冲突而言，这种和稀泥的论调难以接

受；但对于依托自由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经济实力的全球新中产而言，搁置意识形态的逐利不过是寻

常的游戏运行规则。这一点，即使在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也难以改变。

整个20世纪的奥运历史被书写为民族国家彼此竞争的历史，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为纳粹德国赤裸裸展

示国力、宣扬种族论调的工具；在美苏冷战期间，更是1980年莫斯科、1984年洛杉矶连续两届遭到敌对

阵营的集体抵制。奥运会的世界图景建立在民族国家相互分立的基础上，因而也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各占胜

场的舞台，运动员的国族身份成为竞逐更高、更快、更强的基础。

正如网友调侃所称，“归化回来成绩好叫弃暗投明，归化回来成绩差叫丢人

现眼，归化出去成绩好叫背主求荣，归化出去成绩差叫自食恶果”，评价标

尺在成绩与国籍身份之间任性游走，这本身已是一种混乱的认同体系。

然而在今天，当民族国家的边界本身在被侵蚀，推动人类挑战身体极限的动力也在悄然改变。无论是单国

籍还是多国籍的归化运动员，他们在国际赛场上日益增多，都以灵活的身姿宣告了固守国族身份的无效。

顶尖运动员的实力 也越来越多地同耗资甚大的科学训练方案 庞大精密的负责团队 甚至是对赛事细则



顶尖运动员的实力，也越来越多地同耗资甚大的科学训练方案、庞大精密的负责团队，甚至是对赛事细则

的掌握相关，而鲜少纯粹的为国争光神话。正如网友调侃所称，“归化回来成绩好叫弃暗投明，归化回来成

绩差叫丢人现眼，归化出去成绩好叫背主求荣，归化出去成绩差叫自食恶果”，评价标尺在成绩与国籍身份

之间任性游走，这本身已是一种混乱的认同体系。纠结归化运动员的民族身份乃至文化归属，都已并无必

要。

在冬奥会的一场采访中，谷爱凌轻松应对网络上的批评者：“他们和我有著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也不打算

浪费时间在没有受过足够教育的人身上，他们可能也永远不会体验到我有幸每天感受到的喜悦、感激和

爱。”云顶之上风景独好，挑战运动极限的喜悦同个体的成功交织成激昂乐曲，这的确是底层网民永远也无

法体验的人生。在现在和未来，谷爱凌们将继续他们的向上曲线，将“更高、更快、更强”这一神话从老旧

的国家荣誉中解放出来，变成阶层世界里理所当然的专属。


